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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0月初，当兵不到一年，我由总后某基
地兵站调往新组建的一所野战医院，任通讯班长。

医院刚组建，急需补充兵员。10月底，适逢一年
一度的接兵任务，院务处领导派我参加上级组织的
接兵团，前往山西省太原市接下年度的新兵。那个
年代，接兵是妥妥的美差。因为当兵几乎是所有年
轻人梦寐以求的愿望，接兵的人自然成了香饽饽。

接兵团入住太原市并州饭店，食宿条件极好，
正餐八菜一汤，顿顿有细粮，简直是贵宾待遇。空
暇时还能逛逛街、压压马路，感受异乡风情。对于
山沟当兵、一天两顿高粱米的我，更是受宠若惊，
好像天天过年。

可好景不长，接兵工作尚未具体展开，一天连
长突然通知我代理排长，翌日前往古交区（今古交
市），独自一人去接野战医院的新兵。

晴天一声霹雳，我立马蒙圈了，大脑一片空
白。团、营、连部都在太原，接兵是有领导、有组织
的团队任务，本是连、排干部的活儿，他们都是老
兵，年龄在二十几岁到四十来岁，有较多的工作经
验，遇到问题可群策群力，再不行还可逐级请示。
而我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蛋子，小白一枚，啥都不
懂，竟被突然委以重任，要独自一人前往偏僻山
区，完成一个组织的工作任务。心里是翻江倒海、
五味杂陈，不由得暗暗叫苦。

服从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即使“力小任重”，
也只能硬着头皮“千里走单骑”了。

第二天上午，我乘坐长途公共汽车前往古
交。途中要翻越海拔近2000米的高山，汽车像一
头疲惫的老牛，一路哼哧哼哧爬行着，大约中午一
点到了古交，我直奔区武装部。

武装部长已接到通知，所以在等我。他姓黄，
人挺和善，40来岁。见面寒暄几句，在区政府食堂
填饱了肚子，黄部长简要介绍了区里组织开展征兵
工作的安排，并谈了古交区村落分布情况。任务很
紧，说好第二天我们一起下乡，逐村开展兵源摸底。
随后黄部长问我年龄、当兵几年了，我说19岁、当兵
3年了，部长眉头一皱，两眼直勾勾盯着我，颇有狐
疑，但没再问什么。我之所以虚报年龄军龄，也是老
兵们的经验传授，担心部长觉得我就是一个新兵，在
一些事上糊弄我，乃至接兵任务不尽如人意。

第二天早饭后，黄部长和另一位干部老侯陪
同我走向大山深处的村落。那时区武装部长公干
外出，也是公交或“11路”自驾，且各村根本没有公
路，只有河套和羊肠小道。村里人外出，能搭上个
顺风的毛驴车，已算不错了。

有黄部长和老侯带领，我的压力一下释放不
少。路上我们边走边聊，不时观望身边的自然面
貌，一如当下的深度游，完全不觉疲惫，似乎还挺
享受这辛苦的跋涉。

到了第一个村，黄部长找到支书，彼此问候，
把我介绍一番，再谈征兵任务，提出具体要求，然
后征求我的意见。古交土话晦涩难懂，尽管竖着
耳认真辨听，我依然云里雾里，似懂非懂。但我默
默观察，看他们见面怎么寒暄，什么动作表情，怎
样沟通，讲了哪些内容，以及如何跟适龄青年见面
聊天，工作结束临走时怎样告别。走过一两个村，
对整个流程有了大致了解。

第二天刚到一个村，黄部长告诉我，村里接到
区里电话通知，要去市里开会，他和老侯不能再陪
同，只能我一个人“继续革命”。征兵任务刚开了
个头，大量的工作还在后面，没了依靠，没人指导，
也无法和连里取得联系，我成了山川异域的独行
者，要面对未知的诸多考验。

古交人烟稀少，走在山里半天遇不到人，山里
面还有狼，遇到狼怎么办，怎么和狼搏斗……想到
这些不由得心里怦怦直跳。为确保自身安全，我
每天日出而行，日落之前赶紧在村里安顿下来。

由于没有地图，一路怎么走全靠问。每去下
一个村，都是老乡事先指引，半路碰到人再问。一
个人在山里马不停蹄地行走，单调而乏味，机械而
惯性，只为完成压力巨大的任务。

我一路轻装简行，一个军用挎包装着笔和本，
一张军人通行证，算是身份证和介绍信，每到一个

村先亮出来验明正身，自我介绍。我效仿黄部长，
直接找支书或队长。征兵的事各村早已知晓，所以
一般直奔主题，书记介绍村里适龄青年的家庭出
身、社会关系、政治面貌、文化程度、本人现实表现、
当兵意愿等情况，我一一记录完整。然后和适龄青
年见面，交流互动，宣传保家卫国神圣、报名参军光
荣，观察他们的身高、相貌特征、语言表达、性格特
点，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家庭成员、生活水平、思
想倾向等等。适龄青年也提出了很多问题：部队在
哪里？东北冷不冷？服役期几年？多长时间能回
家探亲？部队有什么纪律要求，等等。在保密前提
下我尽量解答，以激发他们报名参军的热情。夜
晚，山村静谧，我住的老乡家院里往往人声不绝。

对报名的青年，我还要登门家访，详细了解家
庭情况，父母长辈的态度想法等等。老乡们很质
朴，有位七八十岁的老大爷竟称我老王，让我不知
如何是好，觉得实在是承受不起。他们对我的尊
称，其实是对解放军、对红帽徽、红领章和绿色军
装的崇敬，是对接兵任务的看重，也让我更加增强
了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定了一定要把接兵任务圆
满完成的信心和勇气。

家访赶上饭点，书记或队长都要派饭，就是安排
到老乡家吃饭，而能派客饭的老乡家，条件相对好一
些。村民民风淳朴、待客实诚，往往会把留着过年的
一点细粮拿出来，接待我这个不速之客。而村民们
常年以山药蛋（土豆）和杂粮为食，白面是他们过年
的念想。不管到谁家吃饭，老乡都像招待贵客似
的，包饺子或擀面条。尽管我一再说特别爱吃山药
蛋，可老乡觉得那是他们的饱腹之食，白面才是待
客之道。有的老乡家没有细粮，就用莜面做“猫耳
朵”，唯恐怠慢了我。有时老乡家小孩儿眼巴巴地
看着我的饭碗，我实在难以进食，就把饺子拨到小孩
的碗里，老乡却一把抢过来，再放回我的碗里。

不管吃什么，按部队规定，一顿饭都是一毛五
分钱、半斤全国粮票，这是战士公务外出派饭的付
费标准，也是纪律。尽管老乡都诚惶诚恐地推辞
不要，但部队纪律坚决不能违反。

独自承担接兵任务，一开始感觉泰山压顶，望
不到工作的尽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当我一步
一个脚印丈量着高山大川、羊肠小道，完成一个、
两个、三个村的摸底后，心里渐渐有底。但毕竟任
重道远，我不时掐指盘算还剩下多少个村，还得多
少天。就这样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当完成最后
一个村的摸底，我顿时如释重负，二十多天的压力
瞬间灰飞烟灭，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二十多个日日夜夜，我苦行僧一般踽踽独行，
咬牙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完成接兵任务。都说“少
年不知愁滋味”，其实是未曾任重道远时，任重道
远谁都愁，唯有前行解忧愁。我为自己的任重道
远感到自豪。

紧接着，组织政审合格的应征青年到区医院体
检，体检合格后，最终选定40个人，由区武装部发给

“入伍通知书”，新兵领取军装被装等用品，待命出发。
离开古交时，黄部长又问起我的年龄。接兵任

务完成，我已无需担心，便如实相告。黄部长听后笑
着说：我说怎么看你也不像19岁呀！

11 月底，40 个新兵前往太原，与接兵团其他
所有新兵会合，乘坐闷罐列车，驶向远方的军营。

看着穿上军装的 40 个新兵，我心中无限感
慨。他们是我二十多天孤独寂寞夜以继日工作的
回报，是我圆满完成接兵任务的见证。新兵的年
龄都比我大，最小的也近19周岁，可我一个小兵
把他们领进了革命大熔炉，让这些大山里的青年
成为一名军人，开启了全新的人生旅程。

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没有退路必然前
行，没有选择就是选择。唯有全力以赴、向前而
行。人的潜力在重压下是能够超常激发的，小马
拉大车就是潜能的超常释放，只有树立战胜困难
的自信，才能把不可能变成完全可能。

50多年过去了，接兵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我
经历了同龄人不曾经历的任重道远，却也收获了

“天降大任”后的历练成长，始终在坎坷不平的人
生旅途上坚韧不拔，勇往直前。

在来到广水月光海前，我同很多人一样，笃定
李白的《静夜思》写于扬州游历生病时。言之凿凿
的说法与文献，似乎已将这一定论深深烙印，让人
深信不疑。毕竟文献记载，《静夜思》创作于唐玄
宗开元十四年（726年）九月十五日的扬州旅舍，那
时李白二十六岁，同日同地还创作了《秋夕旅
怀》。可当我站在广水月光海的岸边，心中原本坚
如磐石的定论，却如薄雾般渐渐模糊。

月光海的前身是依托1958年建成的徐家河水
库雕琢而成的湿地公园，如今已是热门旅游地。
那天，我登上游轮，在月光海中游弋。眼前烟水空
蒙的湖面，美得让人窒息，时间仿佛都停住了，脚
步也变得迟缓。极目远眺，蓝天无云，湖面波光潋
滟，金银光芒交织，这般澄澈天空、广袤大地、灵秀
山水，摄人心魄。隔着月光海，能隐隐望见对岸墨
绿如黛的寿山，它与安陆的白兆山遥遥相对，浩渺
的涢水在两山之间悠悠流淌。

“喏，那就是当年李白写下《静夜思》的地方。”
同行的广水作家黄海卿指着寿山说道。黄海卿虽
身材不高，脑袋却显得格外大，里面装着的，是他
用双脚无数次丈量过的广水的每一寸山山水水。
谈及李白，他滔滔不绝，满是热忱与自豪：“毫无疑
问，李白的《静夜思》写于寿山。”他的话语中充满
了不容置疑的自信。

李白“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常自叹“孤剑谁
托，悲歌自怜”。他来到安陆，娶了前宰相许圉师
的孙女许紫燕，在此度过十年。这十年，他在岁月
的蹉跎中游乐，在山水的环抱中陶冶心情，在酒隐
的生活里实现精神的升华，最终成就了后世的无
上辉煌。他以安陆为中心，足迹遍布周边，寿山自
然是他常去之处。在那个寂静夜晚，他落脚在寿
山麒麟阁附近客栈，皓月当空，银白的光辉洒下，
李白触景生情，于是《静夜思》诞生。

黄海卿说，从前广水没有月光海，水库形成前，
这里有月光河和月光湖村。聪明的广水人将水库
改名为月光海，看似与李白《静夜思》巧妙嫁接，实
则并非牵强。内地人少见大海，内心向往，所以喜
欢把湖称作海，像蒙古族人称湖泊为海子，北京有
什刹海、中南海，云南有洱海。关于《静夜思》的创
作地，安陆和广水一直争论不休。古书记载寿山曾

属安陆，从某种意义上说，《静夜思》既是安陆的，也
是广水的，更是属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瑰宝。

从旅游角度看，先下手为强很重要。赤壁之
战发生地之争多年，文武赤壁之争，咸宁人和黄冈
人各执一词。实际上，当时战线长，长江南岸的黄
州、江夏、蒲圻都曾是古战场。蒲圻人将蒲圻改为
赤壁，木已成舟，原本无定论之事仿佛成了定论。
做旅游，宣传重要，但实际行动与落实更关键，只
有落地生根，才能开花结果。事易时移，1000多年
前的事情有的确实很难说得清楚。

夜晚，我宿于月光海湖畔木屋。躺在柔软的席
梦思上，万千思绪如潮水般涌来。1000多年前那轮
照耀过李白的明月，正以同样的倾角穿过我的窗棂。

望着窗外明月，不禁猜想：李白写《静夜思》时，
或许也是这样温厚宁静的夜晚。他或许听到远处悠
扬箫声，徒增忧愁，脑海中浮现出慈母白发、江南春闺
遥望、稚儿啼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这些记忆似真
似幻，缕缕相思愈发浓烈。于是，《静夜思》脱口而出，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他大概没想到，这首
无意之作，竟被后人收进历史典藏。窗外影影绰绰
的寿山，宛如饱经沧桑的老人，默默唤起这一带山水
的文化记忆。山顶有巨石孤矗，刻着“李白赏月石”，
与之对应的山下，也有一块花岗岩巨石，刻着“静夜思
诞生地”，这是广水人对《静夜思》归属的有力宣示。

李白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足迹遍布大唐
多地。李白与李白文化的争论，永远说不完。明
代李贽曾说：“蜀人以白为蜀产，陇西人则以白为
陇西产……死之处亦荣，生之处亦荣，流之处亦
荣，囚之处亦荣，不游不囚不流不到之处，读其书，
见其人，亦荣亦荣，莫争莫争。”

我今晚多希望做个梦，把诗仙请回来，问他
《静夜思》究竟写于何处。恍惚间，仿佛听到他说：
“我一生都在旅途，写了很多诗，《静夜思》写于何
处，我也说不清了。”

离开时，回望这片水域，月光海不是终点，而
是液态记忆的起点。带走的不是确定答案，而是
千年月光留下的印记。那些争论与追寻，化作一
面镜子，映照出仰望明月的灵魂、乡愁的形态和诗
歌的魔力。月光海教会我们：最美的答案，或许就
是永远保持追问的姿态。

春天来了。又可以喝到新鲜的绿茶了。
我喝茶没什么讲究，什么品类的茶都

喝。有的朋友胃寒，不能喝绿茶。有的朋友
则比较敏感，喝普洱生茶之类的，就会睡不着
觉。我则没有任何讲究。红绿白青黑，什么
茶都可以喝，什么茶都能喝出感觉。也没有
因为喝茶失眠过。

我的故乡在大河之北。小时候，北方没
有什么茶，有点印象的就是花茶。那时也没有

“有效期”一说，家中的茶一藏就是数年，所以也
喝不出个好赖来。说实在的，那时的经济条件
也不行，哪有闲钱买茶，哪有闲时喝茶呢。

直到大学毕业后有了工作，也有了一定
的经济基础，才有了喝茶的基本条件。我
1995年大学毕业后，被选调到香港工作。在
1997年之前，工作地点一直在深圳。深圳是
个讲究喝茶的地方，印象中一些有些名头的
茶，都是在深圳喝到的。

广东人管吃早点叫喝早茶，讲究“一盅三
件”，就是喝早茶时泡一壶茶，再搭配上三种
点心。吸茶的壶一般都是铜壶或铝壶，把一
些常见的茶泡入其中，热气腾腾地端上桌来。
早点比较常见的有肠粉、虾饺、叉烧包等，做得
比较精致。早茶一般早上八九点钟开始，一边
吃，一边喝，一边聊，有时就到了中午。

深圳经济特区是一个非常包容外来人的
创新城市，生活在那里的，本省的潮汕人，外
省的客家人等，都保留着喝茶的传统。很多
公司或个人家里都有茶海。一般都是红木制
作的，工艺精美，雕刻精良，不仅是喝茶的茶
台，更可以作为一件工艺品来欣赏。

朋友中有潮汕人，更是把喝茶提高到了
一种人生境界的高度。潮汕人崇尚工夫茶，
让喝茶这种生活里的技术活儿有了仪式感，
融进了精神的元素。所以工夫茶既是茶艺，
亦是民俗，更是境界，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认可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坐在茶海边，
看主人表演泡茶的技艺，确实也是一种享
受。什么“关公巡城”“韩信点兵”之类的动
作，更是令人眼花缭乱，眼界大开。

喝过几次好茶。
一次是在福州。那大概是2010年前后，

我去福州参加海峡两岸的文学笔会。一位来
自台湾的作家来到某出版社会友，我也正好
在出版社谈事，于是大家便坐下来喝茶聊
天。这位台湾作家神秘地说，我这儿有存了
30多年的铁观音，请大家品一品。我心中暗
想，这不是过期的陈茶吗？只见这位作家神

秘地从挎包里掏出一包装潢并不精美的茶
叶，小心翼翼地捧起来，生怕掉在地上似的。
没承想，开水一冲泡，室内立刻茶香四溢，当
真是有了进入仙境的感觉。那种滋味比陈年
老酒更令人难忘，至今回想起来还唇齿留香。

还有一次，去首都机场附近一个朋友那
里做客。这位朋友是退伍军人，性格豪爽，待
客热情，非要拿出最好的茶来招待我们。我
们有三个人，都是作家。朋友说，这泡茶的茶
叶一斤上万元。作家朋友则回答：茶无价，人
有情。品过之后，后背微微出汗，仿佛有了一
种超凡脱俗的轻盈感。

第三次是和朋友到他的一位友人家中探
访。主人以普洱待客，并声称这一款普洱是
清代光绪年间的。说着，便从一个古色古香
的盒子里拿出一粒黑乎乎的茶膏。奇怪的
是，这不大的一粒茶膏确实茶力很足，茶汤也
很浓，并且冲泡多次也未见改变。或许，这就
是时间之力吧。

其实在我看来，泡茶最重要的并不是茶，
而是水。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我的一次出
差经历。那是2017年8月前后，我去江西于
都出差，后来又去了附近的大余县。大余县
有一座丫山，山上和山脚下均有清泉。午饭
时分，我们来到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
饭店。服务员端上一壶清茶。初时并未在
意。喝了一口，顿感清冽可口，茶香沁人心
脾。问服务员：什么茶？服务员答，就是普通

的本地产的绿茶，只不过泡茶的水是取自山
脚下的清泉水。或许是酷暑天气口渴之时忽
饮甘泉的缘故，这壶茶令我终生难忘，于是，
我得出了正如好马配好鞍一样，好茶也要配
好水的结论。

有一次，我和同事到内蒙古苏尼特右旗
出差。住下之后，得知几十里地之外有一座
神奇的泉眼。

知道了这件事，就动了取泉水泡茶的念
头。我们专门驱车几十里，在茫茫大漠之间
去寻找泉眼。大漠无垠。是时，正是五月天
气，四周全是茫茫的戈壁，荒草还很矮小枯
黄，并没有草原的风貌。越野吉普车在大漠
之中，显得格外孤独。驱车几十里后，忽见远
方有一处神奇的地方，这里竟然有一片树林，
周围水草丰美，水鸟翻飞，绿油油的颜色与周
边的枯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很远的地方就
可以看到。

来到近处，只见大漠之上竟然神奇地出
现了一个水塘。水塘显然是神奇的泉水造成
的。只见水塘中，人们修建了一座莲花造型
的宝座，泉水从莲花的正中间汩汩流出。这
个莲花宝座离岸大概有两米多远，也就是说，
在岸上想取到泉水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群众
永远是有智慧的。我们寻来一根长的树枝，
在树枝的顶部插上塑料矿泉水瓶。于是就解
决了距离与取水的最大难题。我们三个人扶
着树枝，准确地对准莲花宝座上的泉眼，让泉
水流入矿泉水瓶中，再小心翼翼地收回树枝，
将矿泉水瓶中的一点点泉水，倒入事先准备
好的塑料桶中。

取到泉水后，我们便返回住处。层层过
滤之后，将泉水烧开，泡上红茶、绿茶细品
之。遗憾的是，感觉水质还是比较硬，没有南
方泉水的清纯甘洌。

“驱车几十里，装回半桶水。滤之再泡
茶，清香存心里。”现在想来，喝茶与生活水
平密切相关。试想许多年之前，人们吃不饱
饭的时候，哪有什么心思喝茶？茶事虽小，也
折射出时代的变迁。让我们珍惜今天的幸福
生活，让感恩的心，像春茶一样，散发出阵阵
幽香。

刘笑伟，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出
版有《强军 强军》《家·国：“人民楷模”王继
才》等20余部著作，曾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第七、第九届全军文艺新作品奖，第十一届全
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第八届徐迟报告文学优
秀作品奖，被评为首届“中国十佳军旅诗人”。

月光海里的褶皱
□陆令寿

一个小兵的“任重道远”
□王维旗茶事小记

□刘笑伟

《花有花语茶亦含情》 王成华 作

武汉方言话语系中有一个很精妙
的字，而且常和饭字结合，形成“舞饭”
这样一个别致的词。

记得有人曾对“舞饭”一词做过妙
趣横生的解读，先是诗解：“做饭本是
烦心事，舞饭却如独舞场。煎炒蒸煮
满眼春，色香味美天地广。锅碗瓢盆
声悦耳，慢三快四意未央。”尔后进一
步释义：“做饭这件事情，虽有生命之
重，却琐碎繁杂，劳神费力，一般人都不
太愿意上位，因此便有了‘饭来张口’的
图轻快的生活梦想。这里人却把‘做
饭’升华为‘舞饭’，将灶台变成舞台，将
劳作变成内心艺术殿堂的神圣……”

对“舞饭”的这一解读，确实令人
油然而生一种神圣感和艺术感。

当然，“做饭”虽然升华为“舞饭”，
但琐事终难简化，买菜、洗菜、切菜、炒
菜以至饭后的洗碗、收场，一个环节都
不能少。

人间有味是清欢。菜市场可以说
是一座城市里最接地气也最有烟火气
的地方，简单纯粹却又让人无比留恋。
它宛如一幅生动的市井风情画卷，徐徐
展现在我的眼前，让我流连忘返。

每个清晨，菜市场总是最先苏醒，
和朝阳一起鲜活起来。当我们和市场
里的人摩肩接踵，它就像被注入新鲜
血液的心脏，开始热烈地跳动起来。
那熟悉而亲切的嘈杂声，如同磁石一
般吸引着我，那是人间烟火最真实的
旋律，是生活乐章中最动人的音符。

“过来了！要点什么？”“称多少钱
的？”“这是刚出锅的馒头……”走进菜
场，一股浓厚的乡土气息便扑面而来，
摊主们热情地招揽着顾客，生活的热
闹与喧嚣由此铺展。最常听到的吆喝
是：“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每听
到这样的吆喝，我都想发笑，这哪是在
卖菜啊，分明是在撮合一对可遇不可求
的姻缘——态度诚恳，心情急迫，生怕
一转身，那位帅哥佳人就会消失了去。

一排排摊位看过去：带着露水的
蔬菜码放在篮里筐里，整整齐齐，鲜活
养眼；野生的猕猴桃、红红的柿子上市
了，透着香甜气；猪肉、羊肉一块块吊
在肉架子上卖；羊角辣子正用绳子串
着，现串现卖；香菜、大葱一小把一小
把捆起来，路过的人无须多费口舌，在
篮里放一元钱，拿起一把就走，方便省
事……在菜市场，你可以体味到活色
生香的小时光。

我边走边看，边听边感受。从东
头到西头，再从西头逛回东头，耳畔始
终回响着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讨价还
价声，以及不时传来的欢笑声。这些
声音交织在一起，犹如一首动人的生
活交响乐，让我深深陶醉其中，感受到
了生活的美好。

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却
不只是为了吃饭。孟子说：“饮食之

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而失大也。”
专恣口腹之欲，在孟子看来是因小失
大。好好吃饭，是为了好好生活。苦
辣酸甜咸吃在肚子里，食物中的五味，
就像人生的悲欢冷暖。

我尤为喜欢在菜市场中悠然自得
地漫步，目睹熙熙攘攘的人流和琳琅
满目的食材，耳闻各种南腔北调的叫
卖声，喜形于色地挑挑拣拣。与摊主
们闲聊几句，听听他们讲述蔬菜的种
植艰辛与水果的产地故事。这些看似
平凡的对话，却总能让我感受到生活
的真实。有时，还会遇到一些熟悉的
面孔，或是邻居，或是朋友，大家在市
场里相遇，总是少不了几句亲切的问
候与寒暄，让这份平凡的相遇充满了
温情。

在菜场，我总能发现一些意想不
到的惊喜。有时，是一位老奶奶手工
制作的豆腐，白嫩细腻，豆香扑鼻，让
人品味到岁月的醇厚；有时，是一筐刚
从乡下运来的土鸡蛋，个头饱满匀称，
色泽金黄诱人，惹人喜爱。菜市场弥
漫的是浓浓的烟火气，上演的是温馨
的市井人情，品味的是老百姓的真性
情。它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让
人感受到生活的韵味与多彩。

菜场是菜的交易场，更是一个小
社会。只有逛了菜场，你才能真正懂
得什么叫过日子，什么才是踏踏实实
的生活。在这里，我看到了勤劳的力
量，看到了希望的火花。而我，也在这
一次次地逛菜市场中，学会了珍惜眼
前的美好时光，学会了用心去感受生
活的每一个细节。

不久，装菜的拖车沉甸甸的，太阳
也已升得老高。我哼着小调，拉着满
满的拖菜小拉车走出菜场，心中充满
了满足与喜悦。我知道，这些食材将
变成一顿丰盛的晚餐，让家人在忙碌
一天后能够享受到家的温馨。而我，
也在平凡而又真实的幸福中，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小确幸，感受到了生活的
无限美好。

退休这些年，网络信息便捷，武汉
三镇、江南江北，无论是武昌徐东商
圈、武泰闸综合市场、白沙洲农副产品
批发大市场，或是汉阳王家湾商业圈，
或是青山三弓路蔬菜批发市场，还是
汉口天声街、山海关路、陈怀民路和集
贤路菜市场，我都兴致勃勃去逛过。

我爱逛菜场，因为那里有着我最
真实、最质朴的生活体验，弥漫着浓郁
的烟火气息和温馨的市井风情，呈现
出最质朴、最动人的生活场景。在平
淡中，我品味到了生活的另一番乐趣。

家人和朋友们有时电话、有时微
信语音呼我，在哪呢？在干啥呢？我
傲娇地大声回答，我在逛菜场呢！哈
哈，我知道自己就这点出息，就这点奢
侈！

逛菜场
□张颂华

孕妇的肚子贴在天上

这不是曹元朗的诗

月亮

藏着多少神秘

吴刚伐桂，玉兔嫦娥

每每升起，海角天涯

秋思或乡愁

笼罩着浅浅的清辉

天上的精灵总在眨着眼

这不是萤火虫的光

星星

指引着光明的路

我的父亲，在遥远的星

球上

用一颗心，平常心

飞到未来世界去旅行

人生路上总会有迷茫

别怕！我在身旁

太阳

虽仅是一颗矮黄星

晴还是雨，每天

它都在奋力地发光

不管多远的远方

无惧风雨，我在身旁

如果错过了星星，别流泪

把握月亮

如果错过了月亮，别沮丧

记得早起

明天，依旧升起太阳

月亮，星星和太阳
（外一首）

□袁静

等你，在黄昏

在秋意渐浓的黄昏

华灯初上，秋虫低吟

石湖一泓秋水，水面如镜

你来或不来，静静地

她在这里

尤其这残阳如血的黄昏

半湖瑟瑟，半湖火红

刹那，永恒

等你，在邀约计划外

在邀约计划内，等你

永恒，刹那

远山的灯火星星点点

那是吴越宫中

悬挂的耳坠子泛起的光

你来了，朋友

摇一柄桂浆

范蠡的木兰舟

在九月一串的月色里

泛波

越城拱桥上

打一柄油纸伞，结着丁香

着粉色旗袍的西施

正袅娜娉婷走过

这雅集，不思量

姑苏城外

寒山寺雄浑的暮钟

隐隐穿越千年

蓦然回首

秋色斑斓

苏州偶感


